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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阴山岩画与艺术疗愈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通过对阴山岩画的图像符号进行详细的视觉

形象分析来解读其中的象征意义和艺术符号内涵，从艺术人类学视角讨论这些图像符号在当代社会中能

否转化为艺术疗愈的媒介以及对观者的潜在疗愈效果。运用民族志方法，记录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

呼仁敖包阴山岩画群的观察细节，分析阴山岩画的图像符号与潜在疗愈性。本文的研究实践了艺术人类

学、艺术疗愈与符号象征意义的跨学科分析，有利于发掘阴山岩画的文化意义和在心理健康层面的潜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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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Yinshan rock art and art healing. Throug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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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visual and ico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image symbols found in Yinshan rock art, the study 
interprets their symbolic meanings and embedded artistic sign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thropology, it further examines whether these visual symbol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mediating 
agents of art healing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and considers their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ects on 
viewers. Employing ethnographic methods, the research documents observational details from the 
Yinshan rock art site located at Huren Aobao, Urad Middle Banner,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sual symbols of Yinshan rock art and their po-
tential healing qualities. This study represent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art an-
thropology, art healing, and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contributing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Yinshan rock art and its pot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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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置身于阴山岩画群中，在巍峨、空旷的大山里，在坚硬、粗糙的岩壁上，突然看到这些图案和绘

画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许会瞬间感到这是一种奇迹，那是一种和远古先民的对话，这是真正的大

地艺术。如果更细致地去观察这些岩画，就会对岩画本身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产生进一步的认同。如果静

静地凝视羊的形象，会发现它的身躯既简练又富有动感，四肢躯干都被拉得如此之长，飞奔的动态被强

调到极端，似乎可以听到将风带起来的飒飒的声音，这正是草原特有的风情。 
根据人类学与岩画研究的共识，先民将动物形象刻画于岩壁之上，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现，而是一种

具有仪式性与象征意义的文化表达[1]-[3]。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史前岩画的创作并非由普通群体成员完成，

而多由掌握仪式知识的仪式中介者承担，其图像内容与早期宗教实践及仪式活动密切相关[3] [4]。由于早

期人类对自然规律和自身构造缺乏认知，这种认知的空白被丰富的想象力所填补。他们将无法解释的现

象归因于超自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早期的宗教传统与神性观念。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这种

原始的宗教实践与现代艺术治疗有着深层的逻辑相似性。它们都在语言失效、苦痛无法诉说的时刻，通

过仪式或创造性的表达，为个体与集体提供了一种心理转化和愈合的路径。阴山岩画的磨刻过程，本身

就是一种极具仪式感的早期宗教实践。先人在峭壁之上搏命创作，赋予了这些图像某种功能性的意义。

在这种情境下，岩画超越了视觉审美，转化为一种心理代偿机制，在无法言说的困苦中，不仅疗愈了创

作者自身，也为整个群体提供了应对未知的精神抚慰。 
在既有研究中，“疗愈(healing)”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艺术、宗教、文化空间所产生的积极心理与社

会效应，但其内涵在不同学科语境中存在显著差异。在临床心理学与精神医学领域，疗愈通常指向以诊

断为前提、以症状改善为目标的专业治疗过程[5]。而在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中，该概念更多用于描述情绪

调节、意义重建与社会连结等非临床层面的经验变化[6]。基于上述区分，本文所使用的疗愈并非指临床

意义上的治疗或替代性医疗实践，而是一种发生于文化与审美经验中的心理慰藉与社会整合潜力。具体

而言，本文将“疗愈”界定为：个体在与艺术作品及其所处空间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情绪缓冲、意义

感恢复以及社会关系感知的改善。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疗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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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层面，通过审美体验与沉浸式观看缓解情绪压力、焦虑与心理疲劳；第二，社会整合层面，通过共

享文化经验增强个体对群体、历史与公共空间的归属感；第三，潜在干预层面，为未来在非临床环境中

发展艺术介入型心理支持方案提供可能性，但不直接等同于医疗行为。 
在古代社会中，艺术与仪式往往作为宗教或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存在，其疗愈功能主要通过象征系统

与集体参与得以实现。例如，祭祀仪式、壁画与宗教建筑并非以个体心理修复为目标，而是通过神圣叙

事与集体行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心理秩序。随着启蒙运动与审美理论的发展，艺术逐渐从宗教与仪式体系

中分离，转而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自主价值的审美活动。此一转变使艺术体验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感受，

为内在情绪调节与自我反思提供了可能性。在当代社会，通过符号学的重构，岩画的原始图腾被赋予了

当代的情绪价值。它将先民面对未知的勇气，转化为现代社会中可感、可见的精神坐标。在这种语境下，

艺术经验被重新嵌入到情绪支持与社会关怀的语境中，形成一种介于日常审美与专业治疗之间的非临床

疗愈形态。 
因此，艺术疗愈并非一种突发性的现代发明，而是一个从仪式性集体安抚，经由审美主体化过程，

最终在现代文化制度中被重新编码与应用的历史性转化结果。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阴山岩画反映了

当地怎样的文化的艺术性表达方式和社会结构？阴山岩画的图像与符号是否具有潜在的艺术疗愈的功能？

阴山岩画作为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以及当代人是如何产生影响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探讨阴山岩画

如何作为文化遗产在当代文化社会的背景下成为一种治疗工具。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者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巴彦淖尔市呼仁敖包岩

画群的阴山岩画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呼仁敖包岩画群在海流图镇南 17 公里处的呼仁敖包山附近，分南

北两个区域，分布面积约 3 平方公里。岩画数量约 1000 幅左右，这是一处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

3000 年左右。这些岩画所反映的内容大多以动物为主，也有部分狩猎图和人物图。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

了解阴山岩画群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还探访了乌拉特中旗博物馆、乌拉特中旗民俗博物馆、乌拉特

中旗希热庙、乌拉特中旗风蚀冰臼地质公园、突厥人石板墓与突厥石人群，奔巴台遗址等地。 
通过民族志方法，记录呼仁敖包阴山岩画群的细节，分析阴山岩画的图像符号与潜在疗愈性。同时

运用访谈法采访了多位阴山岩画相关研究者，其中乌拉特中旗博物馆的馆长刘斌先生对阴山岩画有着丰

富的见解和情感，他认为研究阴山岩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他自身的一种艺术疗愈行为，每次去探访阴

山岩画群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同时他还为阴山岩画创作了多首诗来表达他的情绪，从某种意义上

讲这属于艺术疗愈中的诗歌疗愈。 
本研究以乌拉特中旗实地环境为基础，包括与调查对象进行广泛而全面的对话，以充分利用实地时

间并进行实地资料收集。利用新的电子记录方式进行数字摄影、视频和音频记录挖掘出了更多的实地资

料。并且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使研究者能够与田野当中的人或事达成情感共鸣，这可以说是了解

各种实地活动的一些情感问题的最佳方式，帮助研究者更有效地掌握了有关阴山岩画群的关键信息。 

2. 阴山岩画的文化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东起大海之滨，西达昆仑山，北至黑龙江畔，南到香港，都

有岩画分布。从已发现的岩画看，内蒙古岩画独占中华岩画的鳌头，而其中阴山岩画最具有代表性。阴

山岩画早在公元 5 世纪就被发现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便多次提到阴山西段

狼山地区的岩画。现在发现的阴山岩画，主要分布在西起阿拉善左旗，经磴口县和乌拉特后旗南部，东

至乌拉特中旗，东西长 300 公里，南北宽约四十多公里的地域，主要在狼山一带。其中乌拉特中旗岩画

十分密集，其中几公海勒斯太(蒙语，东榆树沟之意)和地里哈日(蒙语，黑色的马鬃之意)岩画数量最多。

阴山岩画的题材很广泛，粗略地可以分成动物图像(野生动物和家畜)、人物图像(狩猎、战争、舞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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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放牧等活动中的人)、神灵图像(作为崇拜对象的人面像，拟人面像、幻想神灵、魔法符号等)、器物图

像(穹庐、马车、畜圈、弓箭等)、天体图像(日、月、星辰等)等[7]。其中图像数量最多的是野生动物形象，

这类图像产生最早是早期人类社会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作品，最早可推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阴山岩

画中的动物造型多取侧面，这或许是与早期人类社会猎取动物的经验相关的。侧面的身体面较大便于攻

击，从视觉特征而言，动物侧面特征较完整且易于捕捉[8]。 
人们对全球每个可居住地区的岩石表面雕刻或印刷的神秘符号、手印和动物图像着迷。许多学者都

试图理解这些象形文字和岩画对其创作者意味着什么。史前学家普遍持有的两种假设最近受到了影响。

有人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受到天生的创造美丽事物的渴望的激励。一种审美冲动迫使他们表达自

己。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假设没有证据支持。许多岩石和洞穴艺术的隐秘和不稳定位置表明了一种

更加仪式化和社会融合的功能[9]。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图像是在一个有组织的、规定的象征意义和仪

式体系中创造的。它们的创造、放置都是有目的的、有预谋的，是由复杂的对神的崇拜所决定的，是一

种史前人类的早期宗教仪式。图像被创造并重新赋予生命，成为仪式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些图像作

为仪式焦点的反复使用受到了动物精神神话的影响和阐释。岩画遗址似乎充当了神圣仪式系统的中心，

阴山附近的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在那里举行神秘参与仪式，也就是说，参与者与强大的精神象征形成了心

理认同。 
盖山林先生在《阴山岩画》研究中证明了阴山岩画群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和符号包含的丰富信息[7]。

一些动物图像与抽象的形状和标记交织在一起，这些形状和标记表示月亮周期、季节变化、动物迁徙模

式等。视觉语言结合了几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结构对立。动物精神的神话通过

艺术和仪式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许多世代的参与者。 
近年来，岩画研究在方法与理论研究方面出现明显的跨学科汇流。一方面，认知考古学将研究重点

从“图像意味着什么”推进到“图像如何被感知、加工与触发情绪反应”，强调注意、识别、情感唤起，

从而为理解史前图像的经验维度提供更可操作的框架[10]。与其将岩画视为孤立、静态的视觉符号，研究

者现在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人类认知行为的动态遗存。这意味着，研究的焦点在于远古先民如何将复杂的

自然体验转化为简单的图式，而观察者又是如何通过这些符号完成心理上的推理与共鸣[11]。 
另一方面，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岩画并非孤立的静态图像，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媒介。它的意

义并不单纯取决于画了什么，而是在自然景观、刻画者的身体律动、仪式行为以及集体的联想中共同交

织而成的[12]。与此相呼应，这种动态实践在岩画的再加工现象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研究发现，岩画

并非凝固在历史瞬间的一次性作品，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后人不断地触碰、重绘、叠压与改造。这些

层层累积的痕迹，正是岩画作为一种不断被激活的媒介，在每一次的重绘与互动中重新获得生命。它像

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精神容器，在长期的社会联结中，将不同时代的情绪与记忆反复交织并保存下来[13]。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将“疗愈”视为一种具有高度整合力的研究视角。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

疗愈并非指狭义的临床医学治疗，而是指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产生的一系列福祉效应。以澳大利亚原住民

岩画为例，研究证实，岩画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当代原住民连接祖先、强化身份认同及提升文化幸福

感的关键纽带[14]。本文提出的疗愈视角，本质上是一种多维度的整合框架。它突破了信息传递的单一维

度，将岩画研究中的物质痕迹(反复修改与叠压)、身体经验(集体的歌舞与节奏)以及情感纽带(在地依恋与

祖先连接)通过同一逻辑链条串联起来。它并非对宗教阐释的否定，而是其向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深层

延伸，揭示了仪式行为转化为精神动力的路径。因此，疗愈可以被视为一种跨学科的对话工具，能够兼

容并蓄地解释岩画在感知、空间与社会互动中的多重角色。 

3. 艺术疗愈的历史背景 

随着二十世纪后期有关美术定义的挣扎，关于“艺术创作”起源的问题也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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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进步”或“革命”的概念被抛弃的时代，艺术似乎在我们周围蓬勃发展。也许人们只是想创作艺

术，并不特别关心为什么。艺术似乎满足了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超越了任何特定社会赋予它的特定期

望和目的。经过一个世纪的非物质化和解构，艺术留下的是人类仍然为了艺术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而创作

艺术，同时艺术亦作为一种医学的形式重新出现了。有趣的是，视觉艺术在西方世界发生根本性转变的

时期也是艺术治疗诞生和发展的时期。艺术治疗(art therapy)主要依靠经过验证的临床效果以及弗洛伊德

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宣称其合法性。偶尔也会提到宗教和人类的治疗艺术传统，诸如“我们的远古

祖先在意象中寻求存在的意义”之类的说法，它会激发进一步的探究。艺术治疗的发展代表着艺术被压

抑的潜力，是精神和治疗的回归。 
艺术治疗从 20 世纪开始兴起，英国在 1964 年设立英国艺术治疗师协会，美国在 1969 年设立美国艺

术治疗协会。从英国治疗师协会的官网上对艺术治疗和艺术治疗师是这样定义的：艺术治疗是一种心理

疗法，它使用视觉和触觉等艺术媒介来作为自我表达和交流的手段；艺术治疗师旨在支持人们为复杂和

困惑的情感找到出口，并培养自我意识与成长。艺术治疗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通过非语言的方式，利用绘

画等艺术形式来进行内心的表达，而这种方法刚好可以补足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也就是那些

无法说出口的内心隐藏的想法，也可能是被观察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中的情绪，可以让艺术人

类学家进行捕捉。而专业的艺术治疗师可以帮助我们表达那些内心的情绪并且释放出来，能够更加健康

地生活。现在运用最为广泛的是表达性艺术治疗，它包括美术治疗、音乐治疗、舞蹈治疗、戏剧治疗、诗

歌治疗、游戏治疗等等。这个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可以看出艺术治疗的巨大潜力。 
艺术治疗这个学科在欧美等国家已经相对成熟，有完整的教学和督导体系。而在中国，2021 年艺术

治疗才开始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新开设的艺术类本科专业。这里尤其关注的是学科出现在新冠疫情之后，

在这之前这个学科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更多的是作为心理学科中运用美术、音乐等形式作为媒介来

辅助心理治疗。而疫情之后，人们在压抑和焦虑的环境下逐渐意识到心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这个专业

也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而艺术刚好可以帮助大众从这个层面来减缓对精神类等疾病的心理压力，用一

种更缓和的方式来介入心理治疗，因此在国内更多的倾向于将它成为艺术疗愈(art healing)，而不是治疗。 

4. 符号和象征的心理疗愈作用 

4.1. 符号的来源 

考古记录表明，视觉意象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社会、认知和治疗目的，以至于其起源与文化的起源

几乎没有区别，图像制作活动的确切目的很难推断。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倾向于将我们的文

化固定为一个概念(如“宗教”、“艺术”等)强加于他人的生活。治疗师和人类学家意识到，如果我们放

下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世界观。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回顾一下当代史前学者

的一些观察和解释，并评估它们与艺术疗愈研究的相关性。研究证实，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祖先并不像我

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从对人类遗骸、石器和其他文物的研究中得知，大约两百万年前，人类行为的复杂

性前所未有地增加。渐渐地，人类开始生活在更有组织、更合作的群体中。对动物季节性迁徙和植物季

节性周期的了解帮助早期人类种群生存下来。工具制造蓬勃发展，人类事业范围的扩大需要群体协调，

以进行诸如集体狩猎和采集以及迁徙等活动。合作增加到包括埋葬仪式和其他仪式。发展中的社会依赖

于更高的认知、交流和专业化。 
在最早的游牧群体中，一定发生了一些基本的劳动分工。一般来说，雌性会把幼崽留在身边，并承

担更多的采集责任。雄性会冒险去更远的地方打猎。群体的凝聚力和社会合作对于这些小群体的生存至

关重要。人们认为，该物种的雌性通过使用工具、了解植物、季节和月亮变化以及观察月经周期和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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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谜，发展出了反映存在周期性的语言概念。通过使用其他工具、了解地形和狩猎策略，该物种的雄性

也发展出了原始语言。许多语言可能是手势性的，并且是与他们有关的特定对象、事件和时空策略的隐

喻。故事和神话的演绎有助于保持这些语言的活力，并将不断扩大的知识储备传递给年轻人。符号形式

的助记符并不是不可知的[15]。结论是，早期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运动和连续思考，他们在发展出完全

清晰的言语之前就交流了概念。言语是更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符号和制作词汇的一个方面。视觉标记、符

号和图案的使用在人类意识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找到清晰言语能力的实物证据之前，我们先找

到了仪式、宗教信仰和艺术表达的证据。 
阴山岩画使用了许多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符号，共同的感知方法、有意识的符号运用、确定的主

题以及重复的动作导致了抽象能力的发展，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岩画。象征符号是人类能力发展

的重要一步，符号的创造是抽象思维能力的证明之一。有意识地使用符号是人类智力发展的重要一点。

因此，许多研究从符号和象征的使用角度研究早期艺术也就不足为奇了[16]。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

即当时的岩画是想要交流的符号，希望向其他人、向群体成员传达某事，因此出现了符号学解释的可能

性。 

4.2. 符号的象征性 

符号学方法有助于理解我们祖先符号生成活动的进化，最终可能有助于理解他们使用符号的认知过

程的某些片段。符号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比新石器时代更早的时代[16]。旧石器时代的“现实主义”，

包括岩画中一些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忠实“绘画”，不能与简单的图形符号的使用形成直接对比，因为

在岩画艺术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符号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狩猎或早期宗教实践仪式。在符号学中，

这种符号类型被称为索引，即与符号对象直接相关或关联的符号，即足迹表示动物本身。当然，更进一

步说，这些痕迹具有独特的特征，它们为那些知道如何阅读它们的人提供有关动物的信息(例如动物的体

重、性别、大小和年龄)。我们可以说，这组简单的符号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符号用法的形成，以及对符号标志特征的识别。根据皮尔士的说法，“图像”是一种非任意的意向符号，

也就是说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与其所指定的对象有一定同构性或内在相似的指称[16]。例如图

1(a)交媾图，象征性的生殖场景，正是由于其图像特征而易于识别，很早就被绘制出来了。借助这些符号，

他们相信可以确保生育和动物繁衍。 
符号存在于口头、梦境或物质意象中。符号似乎满足了人类对意义的内在需求。从根本上讲，人类

需要意义来维持生存。同时，通过符号及其提供的超越意义，人类变得可以忍受周围恶劣的环境。符号

是模棱两可的东西。它们似乎将对立面统一为一种既包含有意识又包含无意识成分的形式[17]。心理意义

和神话意义的相互作用部分解释了符号的动态和象征性质。符号可能会突然(作为一种启示)或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揭示其多方面的含义。将人类与符号联系起来的是认同和产生共鸣的过程。这种与符号的统

一感是转化力量流向参与者的渠道。人类对符号的认同越多，他们就越能融入治疗过程[18]。另一位研究

人员从压抑、解放和重新整合的过程的角度分析了符号的制作[3]。这两种观点都认为符号和观看者之间

会发生对话或交流。 
符号在不断变化，并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艺术疗愈中，鼓励参与者强烈认同潜在的符号。然

后，在仪式过程中，符号的身份在参与者眼前发生了变化，由于参与者与符号联系在一起，象征性的转

变可以引发平行的个人转变。仪式实践者或治疗师试图将参与者的状况或状态与仪式和符号的类似结构

正确匹配。治疗师评估参与者的疾病和精神状态，然后在早期宗教表演或仪式中寻求适当的反应。岩画

中的转化符号准确地反映了参与者的情况，这些符号适合参与者，转变可以理解为参与者心理的结构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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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igure 1. Yinshan Rock Art Site at Huren Aobao, Urad Middle Banner (photographed by the researcher on 20 
July 2024) 
图 1. 乌拉特中旗呼仁敖包阴山岩画群(研究者拍摄于 2024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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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阴山岩画中图像符号的具体分析 

图 1(b)中猎人手执大弓，弓是当时狩猎的主要武器，是力量的象征，粗砺的竖线条表现人体。而在

猎人身上最突出有力的是夸张的下肢动作，这是雄性力量的表征，其粗犷有力的风格极为鲜明。以今天

格式塔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在人与物之间有着相同的力的样式。因此，这一图画以同一性的表现，有力

地表达了猎人期望获得神秘力量，或者祈求征服野兽的力量，或者是祈求男性的力量，因为这两者的同

一互映，意义就相应地变得更广泛些了。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在早期人类社会的观念里，人的画像是神

秘的，有生命的，是与被画的人一样的，而且不是单个的人，是种族的肖像。因此，岩画中人体和肖像占

有原型的地位，也占有它的属性。 
在呼仁敖包阴山岩画群中最常出现的是羊的形象。在驯养的动物中，羊最具典型性。从图 1(c)的羊

群图可以看出野羊原有的机智、敏捷、善于奔跑，长长的四肢和躯体带有某种有意味的动感，形象生动

且丰富。但从图 1(d)看出，在人的改造下，野羊的本性逐渐消失了。善跑的长腿退化变短，变僵直了；锐

利的双角失去了攻击力，成了装饰品，这是动物形体的简化图形，基本的体貌特征已经看不出了。躯体

已化作平平直线，四肢平行，与身体垂直。这些线的组合平衡、稳定，毫无张力。 
与前一组图相比较，其后的抽象化图像，失去的最宝贵的因素就是对野性生命力的表现。由于这一

时期岩画制作太多图像继承，削弱乃至丧失了对生命力的直接感受经验，极度的形式简化，使一部分图

像沦为抽象化符号。抽象化另一取向是追求形式美，在线的运用上注重装饰作用，造成图案化构图，使

岩画呈现出一种新面貌。从艺术发展来看，其艺术自觉乃是一种进步。 
从阴山岩画的历史过程来看。一种是写实阶段重物象真实写照，形体即重本形特征；一种是抽象化

阶段重形式的装饰意味，形体即有意识地趋向几何形面。在现代美术发展中，发起立体派运动的毕加索，

构成派先驱的康定斯基，乃至抽象表现主义的夏加尔、蒙德里安等艺术大师，已然把抽象造型提升到前

所未有的新高度，而酿成现代美术的一种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眸早期人类社会岩画艺术中的抽象

式造型，如果说早期人类社会的艺术源于对自然神性的直接感悟，那么现代艺术则体现了这种张力在理

性主义和技术语境下的转化与重构。 

5. 艺术疗愈中的阴山岩画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将早期仪式实践者描述为普通现实与非凡现实之间的“中间人”[19]。
在经历了漫长而艰巨的精神危机和启蒙之后，早期仪式实践者(通常是男性，有时是女性)成为一个开明而

充满活力的个体。仪式实践者可以说是第一批治疗师，通过创造性表达和精神启示，利用艺术表达作为

治疗和交流的一种形式。 
在阴山岩画中发现了一些类似仪式实践者的舞者形象(图 1(e))。然而，更常见的是仪式实践者在仪式

中创造和制作的动物形象。为了尝试理解这些仪式的性质和目的，我们可以参考 Marshack [15]的研究，

即在这个过程中公认的心理过程，例如象征化、投射认同和群体暗示。所有早期实践宗教(无论是旧石器

时代还是其他时代)的主要特征都是恍惚或狂喜体验。仪式实践者能够通过反复击鼓、跳舞和吟唱使自己

进入改变状态。仪式实践者可以变得如此熟练，以至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时进入恍惚状态。正是在这种恍

惚状态下，他们“飞翔”或前往精神世界。仪式实践者的恍惚状态包含两个基本信仰：首先，相信灵魂或

精神能够离开身体，四处游荡，寻找神圣的智慧或力量。这种力量可用于多种目的，例如为群体提供指

导、确保成功搜寻猎物以及治愈身心疾病。第二个信仰是附身的概念，即死者的灵魂、动物灵魂或有毒

的外来元素进入人体。祖先、动物和仪式实践者的灵魂或精神之间的这种流动是早期实践宗教宇宙世界

的基本特征。 
从 Hallowell 1935 年的文章《疾病的原始概念》开始，大部分学者认为有两个概念为从旧石器时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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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幸存下来的基本疾病模型提供了基础[20]。两个模型中的第一个是“灵魂丧失”，即某些东西缺失、

丢失或从人身上被夺走。第二个是“外来入侵”，即人体内存在一些不属于那里的外来物质。仪式实践

者希望发现疾病的性质和原因，并纠正问题，使患者恢复健康。作为治疗仪式的一部分，仪式实践者会

与患者及其家人交谈，一旦完成了对疾病的心理社会层面的评估，仪式实践者就会进入恍惚状态。仪式

实践者通常与他们自己的动物守护者有着特殊的关系，人们相信仪式实践者可以在梦幻中以这些动物的

形式出现。然后，仪式实践者代表参与者向居住在这些现实层面的强大生物求情。这可能涉及找回和恢

复迷失的灵魂，或驱逐侵入性的外来因素。仪式实践者利用对患者的深入了解和适当的神话传说，以戏

剧性的方式进行表演，旨在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使患者重新适应宇宙。这类似于今天艺术治疗中的戏

剧治疗。正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信仰是有效的药物。 
对阴山岩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瞥，让我们了解到动物象征、狩猎神话、仪式实践者的

恍惚状态和疾病治疗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意义交织。从呼仁敖包岩画群的阴山岩画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

羊的形象是出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元素。依照盖山林先生的说法，仪式实践者相信通过在羊群猎杀现场

跳舞进入恍惚状态，他们可以利用羊的药力力量从在场的成员身上驱除病魔。 
阴山岩画不仅代表和表达了一种象征性治愈的“羊的语言”，而且绘画行为激活了治疗者和治愈力

量之间的关系。人们认为，仪式实践者通过绘画行为加强了对羊的力量的控制。人们认为绘画本身具有

魔力，因为它含有羊的血液。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绘画不仅仅是对事件的描述或艺术装饰。这

些绘画实际上是构成药效的象征性元素本身的强大互动，早期仪式实践者通过绘画赋予自己力量。我们

必须看到这些岩画的本质：与其他神圣的仪式活动具有同等价值和力量的真实事件。阴山岩画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了解早期仪式实践者复杂的艺术和仪式系统的窗口，它还展示了动物符号语言如何传达意义，

帮助人类制造药物并应对疾病的力量。 
在每一个大陆，岩画图像都被创作出来并重新赋予生命力，成为早期宗教实践仪式中强大而不可或

缺的象征。如果认为它们的意义可以简化为一种功能未免过于简单，在某些地方这些图像可能成为先民

寻求梦想或与动物守护者对抗的终极象征。许多图像也可能体现了强大的治疗力量，就像在阴山岩画中

看到的那样。在早期人类中，群体仪式和艺术创作是强有力的工具，它们升华和转化了攻击性和性本能，

而这些本能对群体凝聚力和合作具有潜在的灾难性。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越来越多地用象征性表达来代替

本能的“表演”。通过艺术和仪式更多地使用象征性表达，使得人们能够为个人问题开发出更多对周围

环境有益的解决方案，并促进群体认同和社会稳定。 

6. 结语 

在现代艺术疗愈中，参与者创造图像，这是在治疗环境中产生客观化、投入象征性的方法。现代疗

愈师依靠他们自己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神话、内心模型来发展理论。然而，阴山岩画作为我们的文化遗产，

远远早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艺术疗愈师通过鼓励参与者对图像符号采取接受的态度，为参与者提供

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扩展意识的机会。图像符号可能会垂直地打开通往他们心灵深处的大门，也可能水

平地打开通往人类数千年经验的大门。当参与者寻找自己有意义的转变象征时，远古先民的智慧结晶和

累积经验尤其重要。 
阴山岩画总体上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 动物在岩画中占主导地位，其次是人类形象；2) 在图像的艺

术传达中，可以看到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有趣结合；3) 从图像和符号象征性的角度来看，

体现了早期仪式实践者和先民面对灾难所形成的疗愈世界观。早期宗教仪式治疗实践中的群体存在会在

心理、社会和生理层面产生治疗效果。Sandner (1979)提出了在所有疗愈形式中都存在的四个基本原则[21]。
这些元素可以在阴山岩画的图像符号中找到，也可以在早期宗教仪式、心理分析和艺术疗愈中看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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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则是回归本源。这涉及恢复或重建个人宇宙的神话和心理根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类似

于发泄。第二个原则是控制恐惧。无论对患者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恐惧，都必须面对，要么驱逐，要么

置于患者的控制之下。第三个原则是死亡与重生。这可以通过早期宗教仪式的探索来体现。患者经历了

观点、取向和自我形象的深刻变化。每当跨过心理门槛时，我们就会经历死亡和重生的过程。第四个原

则是恢复稳定的宇宙。此时，回归被逆转，转移得到解决，仪式过程终止。这使得患者能够安全地回归

日常生活的现实。 
本研究对艺术疗愈实践有一些启示。我们可以认识到，对艺术符号的认同是艺术治疗成功的关键因

素。无论是一幅精心呈现的原型图像还是一页涂鸦，如果参与者不认同这些图像，艺术疗愈进行治疗的

效果就不好，参与者必须与自己的意象建立个人联系。没有艺术家和艺术之间的认同，管道就不会打开，

电流也不会流动。作为艺术疗愈师，必须促进患者对他们意象的认同和“参与神秘感”，需要留出时间

让参与者专心思考图像。当优秀艺术家在后现代时期努力寻找艺术的意义和相关性时，艺术疗愈师更有

能力满足人类对社区意识和神圣性的追求。随着人们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治疗传统，艺术疗愈师完全有

资格促进与医学和心理学的信息交流，并继续发展当代形式的治疗仪式。有人说，艺术可能不会改变任

何东西，但艺术确实改变了我们看待、感受和联系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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